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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阿依蒙格”儿童节文化内涵与传承发展硏究
1
 

王美英 

【摘 要】在彝族传统节日体系中，“阿依蒙格”承载着彝人千百年来历史记忆和朴素的情惑诉求及美好的祈福

与祝愿，成为彝族人生活和心灵依靠的重要载体之一。随着时代变迁，人们缺乏对彝族“阿依蒙格”节日神圣性内

涵挖掘和活态性传承保护，使以前曾广泛流行于凉山彝语北部方言地区 每年“史诺”日举行的内涵丰富、场面隆

重、习俗仪式规模宏大的彝族“阿依蒙格”古老儿童禳灾节，在凉山其他绝大地区已逐渐消亡、沉寂，仅在以雷波

县为中心的彝族义诺地区较为完整保留。本文通过田野调查，较完整地考察记录了其现存流传状态和仪式过程，阐

释了节日文化内涵与精神旨趣，并针对其逐渐衰微态势提出了针对性的传承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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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是承载村落文化记忆的重要形式，节日以其高度的公共性、有组织性和历史性而特别适用于文化记忆的储存和交流，

在“乡土中国”的乡民社会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彝族拥有丰富的节日活动，一年四季，除了影响较大的“火把节”、“彝

族年”等外，发展了彝语叫“阿依蒙格”的特有儿童特聚会节。“阿依蒙格”是以儿童和婴幼儿为主体，以村寨为单位组织，

以祭奠神鬼、自然为目的的彝族团体性民间祭祀活动，汉语称为彝族儿童节。彝族“阿依蒙格”儿童节是先民们为抵御疾病对

儿童的侵害而发起的节庆活动。彝族认为春天是多种疾病易发和传播的季节，一切妖魔鬼怪也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并开始危

害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特别是散布各种流行疾病的妖魔鬼怪对抵抗力较弱的儿童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为避免厄

运，防患于未然，确保儿童健康成长，就在每年春节之后到春播开始之前，彝族各村寨都要择吉日隆重举办“阿依蒙格”儿童

节习俗。“阿依蒙格” 一般情况是一年举行一次，个别村寨认为年头不好，也可举行两次。“阿依蒙格”作为彝族传统节日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当代日渐兴起的传统节日中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已逐步处于边缘化状态，这

与其在彝族传统体系中的价值意义并不相称。“阿依蒙格”是彝族村落祈福求愿情感诉求的主动表达，其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

活动应被传承记载，流世后人。本人利用当地人的调查便利，在凉山州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凉山州语委、雷波县语委等相关

部门的协助下，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采用走访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从本我的视角，对彝族北部地区“阿依蒙格”流传情况

进行田野调查，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其仪式过程、剖析了文化内涵并提出了传承保护措施。 

―、“阿依蒙格”文化溯源 

(一)崇尚鬼神信仰文化的驱动 

鬼神是彝民众意识中的虚拟物，虽子虚乌有， 但在彝人的观念中，鬼神和人是休戚与共的隐秘监督者，特别是各种各样鬼

潜藏在村落近旁，亦正亦邪，是特别有害的阴险的存在，尤其会与人形成 “礼尚往来”的功能性互惠关系。因此，彝族特别重

视寿终正寝逝去亲属葬礼的隆重程度，隆重地开展繁琐冗长的丧葬追思亡灵仪式进行祭典，使很多彝人历历在目地经历家里、

家族过世者举行的仪式，一直强力执着地保存追思记忆，从而延续了鬼神存在的空间、物质基础和载体。正是对鬼密布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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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的反复体认及仪式和非仪式的强化实践中，经历从被动的规训到内化为自觉的主动实践， 油然而生的敬畏感多次强化了个

体的生命体验与时空感觉，使鬼魂无形力量真正莅临，如影随形，相伴终身，人们对其产生慎重、敬重和敬畏之情， 产生强烈

的约束力。彝族多年来对“鬼”形象的不断地定义和建构，鬼神信仰早已固化在彝人的心理，成为观察研究和认知彝族社会文

化的有效范 式和入口。这自然源于彝族社会不发达，人们对自然现象所遇到共同困惑、恐惧的一种不合理的解释。在传统社会

中，通过举行仪式来对抗自然环境 的压力，似乎是民众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基本方式。彝人为避免鬼神危害日常生活，当

遇到灾难，无能为力时,于是对不可控制的自然力的敬畏而催生了彝族的各种仪式活动，其中彝族“阿依蒙格”就是专门为儿童

举行的驱赶魔鬼、消灾辟邪、 战胜魔鬼的民俗活动，在这种传统的节日活动中， 鬼神不是一种陪衬，而作为一种主体角色出

现，大人率领小孩开展人神搏斗，旨在将散布各种流行性疾病的妖魔鬼怪赶到“德布洛莫”（鬼谷）去，防疫于未然，从而避

免鬼魂对孩子们的侵扰，确保儿童 平安健康、村寨安宁和人丁兴旺。民众就是通过仪 式的反复展演，来传递本地特有的地方

性知识，并 藉此重构和强化区域内神与人及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当“阿依蒙格”这种方式为普通大众多认可、传承，就固定为

驱鬼习俗，并于特定情境或特定时间而举行。通过节日活动的呈现，促使村民与鬼神重构和谐世界，使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达

到平衡， 满足了人们寻求神灵庇佑的愿望。 

(二）重视子嗣繁衍的价值取向 

彝族崇尚祖先崇拜，在彝人地方性表述中，认为祖灵有威慑的力量，需要子孙后代祭拜，若没有子孙后代奉祀，被视为后

继无人或不孝，可能触怒 祖先神灵也而危害生命安全。彝人对子孙繁衍个体生命价值的本心和目标使然，特别重视生生不息地 

繁衍家族子嗣传宗接代的生命意向和祈愿，并把生命延续的内驱动力呈现在“阿依蒙格”的仪式规范中，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

现出来。“阿依蒙格”聚会活动中，孩子们和大人齐心协力赶走传播瘟疫灾害的魔鬼，认为能在自己和家人身上产生效应，避

免魔鬼危害社区健康安全，福佑家族子孙健康成长，绵延不断。“阿依蒙格”成为体现这一观念愿望的重要载体之一。“阿依

蒙格”独特的驱鬼民俗活动关涉着村落里每个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及村民 生命健康安全和安危，不仅沟通了叙事语境中的鬼神

世界，还能驱邪禳灾、消强鬼神的侵害，使本家族人丁兴旺，表达了人们对生命敬畏情怀。 

(三）崇拜火文化的集中展示 

彝族崇拜火，认为火是一种神圣的力量，有着去驱邪避灾的神力。彝族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火的陪伴。活着时，以火会

友，辞世时，以火为伴。 因此，彝族谚语说：“生于火塘边，死于火堆上”。 彝族有着古老的敬火崇火传统，并对火的认知

有 一套适合自己的文化逻辑。彝族把火塘视为火神居住地，彝族火塘里的火称“万年火”，需长年不能熄灭。彝族还认为火有

清洁、净化、驱邪等效用，每年还要举行以火熏田除祟、逐疫去灾、灭虫保苗、催苗出穗、祈求丰年、迎接福瑞等为目的火把

节传统 习俗来禳田防灾、祝祷丰年。在日常仪式生活中，还依赖火来占卜吉凶。在节日里，人们围绕篝火狂欢，尽情欢乐。此

外,依据彝族民间信仰，“火堆”是驱逐引起各种疾病、损害牲畜和阻碍孩子成长的鬼怪的“神力”，能带来吉祥和幸福。如“阿

依蒙格”驱邪仪式里，以孩子们最终点燃鬼屋、焚烧魔宫，作为最后获得标志性胜利的象征，蕴含了火能消解恶疾、驱邪禳灾、

五谷丰登、村落祥和等美好夙愿及企盼庇佑孩子无病无灾成长的情感诉求。 

二、“阿依蒙格”仪式实践 

彝族“阿依蒙格”习俗传承已久，产生的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该习俗在彝汉史志或史书上虽无记载，但早在 1937 年，著

名民族学家马长寿进人凉山地区调查，在其《凉山倮彝调查》中记录了彝族“阿依蒙格”活动习俗。随后在《彝族风俗志》 “彝

族古代文明史》《彝族火把节》等书里均有相关描述。“阿依蒙格”活动来源于彝族民间的一个古老传说。据说，开天辟地时

代，鬼域住着一个叫“普兹普阿莫”属蛇的吃人魔王，只要人间举行禳解、送丧、过年等仪式活动，“普兹普阿莫”家都要从

阳间抓孩子去当祭牲。有一天，普兹普阿莫听说 “德布罗莫”的两条“迪尔”（树桩与石头）顶角打架了，“普哲普阿莫”家

里只留下一个守屋鬼外，所有鬼怪都倾巢出动，前往观看。因此，这一天鬼屋里没有鬼怪，若突袭鬼巢可取得胜利。阳间的儿

童们听说要抓他们去作祭牲，大家义愤填膺，奋起抗争.儿童们便相约选定彝历鼠日出征鬼怪居所。在找毕摩先生测算吉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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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彝族历法中每 11 天为—轮，第 11 天为“史诺”日，这天被定为“吉曰”） 后，大人要帮助孩子做好准备。事先通知村

子里有儿童的人家，提前几天凑齐玉米或其他粮食，即便无孩子的人家，也要出一份食物，集中到村里大家认可的某一人家酿

好醪糟酒或杂酒，以备活动时饮用。每户人家凑钱买一头猪或羊(毛色为黑色最好) 作为牺牲备用。在家人的帮助下，将准备苎

麻籽、燕麦粒或用玉米炒好作为干粮。孩子们找来细木竿或竹竿，削木为刀，编草为穗，插玉米芯做矛头， 剥玉米皮当枪缨。

“阿依蒙格” 一般以一个自然村为单位举行，活动由本村落一位德高望重、子孙满堂的男性老人家“苏易”主持。到“史诺”

这天，全村寨的人都不外出劳动，老人们凑在一起畅饮美 酒，谈天说地，回味儿时的美好时光。儿童们一大早就起来，穿上最

漂亮的节日盛装，带上大刀、长 矛、长剑、弓箭等各种“兵器”，背上炒好的麻籽和 燕麦作为干粮，幼儿由其父母带着，“全

副武装”齐 备后，从村寨四面八方汇集到选定地点集合，儿童们席地而坐，待毕摩为儿童们诵经驱邪后，儿童们用树枝和蒿枝

搭建一个长约 3米、宽约 2米的简易 茅草屋象征妖魔的“宫殿”，然后逐一不漏地分发 军粮后，选定一位 30 岁以上命相旺的

长者带队，组 成一支讨鬼“大军”，向着寨子以北的“魔鬼屋”进 发。行军途中，孩子们你追我赶，欢呼雀跃，扶助 幼小，

绝不让一人掉队，且所有的儿童都高举着武 器，高呼着“尔哦一咦哦”的冲锋口号。要到鬼屋时，长者砍来蒿枝，刻上刻符（上

边刻上刻符，有的刻七符，意为力量大；有的刻上九符，意为稳固牢靠），做成宣战书绑在箭上，射向“德布罗莫”，然后挥

师“鬼屋”，向魔鬼宣战。行军将至“鬼屋”时， “阴阳两界使者（中间调解人〕”得知孩子们前往鬼宅讨伐魔鬼，遂出来阻

止，向孩子们解释鬼怪们已全都到“德布罗莫”去了，劝孩子们回家。孩子们群情激奋，不听调解，继续马不停蹄地冲到鬼屋

面前，轰击守屋孤鬼，向守屋妖魔发出通牒： 

“你们作为‘石穆玛哈’（鬼域）的神君， 理当造福万民，可你们却作恶多端，涂炭生灵，散布各种伤寒疾病、天花麻疹、

感冒咳嗽，使我 们再也无法忍受。从今以后，是不是还要撒布伤寒疾病呢？是不是还要飞播天花麻疹呢？是 不是还要传染感

冒咳嗽呢？否则，我们‘石穆穆基’（人间）的孩子们就要誓师讨伐了 ！ ”充当 魔鬼的人立即答道：“不了，不了，再也不

敢了。 从今以后，疾病伤寒也没有了，天花麻疹也没有了，感冒咳嗽也没有了，以前有过的，今后都没有了，再没有了。” 

守屋孤鬼寡不敌众，并把“鬼屋”抛下，立即 朝德布洛莫方向逃之夭夭，孩子们撵走守屋孤鬼 后，一起围着“鬼屋”朝

左转三圈，向右转三圈， 向魔鬼示威游行，然后枪刺鬼屋、刀砍鬼宅、箭射 “鬼屋”（弓箭男女孩均可背）最后点燃了鬼屋，

焚烧魔宫，看见火起，群起呐喊，奋勇而上，挥“刀” 舞“矛”，年幼的孩子由父母抱着参与行动，一鼓作气捣毁“鬼屋”并

将其烧毁，将兵器插人“鬼屋” 的灰燃 1，彻底打败“鬼神”，让魔鬼无家可归，再 也没有能力在人间作祟。凯旋而归的孩子

们回到聚会地点，由毕摩主持盟咒魔鬼仪式，毕摩用白毛公鸡或白羊、扫帚和一只草鞋，绕孩子们一周祛邪 后，将鸡宰杀，把

鸡头、鸡翅、鸡爪和鸡毛连同扫 帚、烂草鞋等系挂在向北方位的路旁树上，以示警告“鬼神”永不再猖獗，一去不回头,否则

将得到鸡 一样的下场。据说，之后诅咒产生了效果，鬼怪们此后就被永远禁居在“德布罗”，不再到人间传播瘟疫。最后，凯

旋回村的孩子们，举行庆功宴，大 人们将买好的猪或羊绕着孩子们，按顺时针方向转九圈，同时口诵祝咒之辞，咒诵完毕后杀

猪宰羊， 摆上甜酒或杂酒，分食荞粑、醪糟酒，以示庆功。 大人们烧煮猪羊肉间隙，孩子们还组织一些摔跤、 抓石子比赛等

游戏活动，等肉烧熟后，所有儿童欢 聚在一起，分吃猪羊肉，共饮甜酒，欢庆胜利，预祝此年无病无灾，身体健康，遇事顺利。

因故没能参 加“阿依蒙格”的孩子，其家属要派代表参加，并把干粮、甜酒和猪羊肉带回家，务必让未到者尝到， 使其在这

一年内吉祥安康。活动结束后，孩子们还将大刀、长矛和弓箭，插在回家的半路上或插在房前屋后，以防魔鬼再来。从此，彝

族就在每年鼠月的 “史诺”日举行“阿依蒙格”，后来逐渐演变为凉山彝族义诺地区抵御瘟疫疾病的儿童禳灾节。因此，彝族

村寨一旦得知寨外有流行传染疾病，就立即请毕摩卜“实诺”日，举行“阿依蒙格”仪式活动，以保 孩子无灾无祸、健康平安。 

三、“阿依蒙格”习俗功能 

(一）群体团结的精神纽带。节日是民族历史和文明的产物，它以其独特的民众文化情结融会成 民族之魂和精神，并作为

集体意识渗入到人类的血 液之中，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规范着人类的心理和行为。“阿依蒙格”集彝族宗教信仰、民俗、游 

艺竞技为一体，是儿童共谋战胜魔怪后一场节日狂欢活动，是人们对节日生活神圣感的寻求与营造，仪式名义上是儿童为主体

的聚会，但仪式活动范围遍及整个村落，活动不分等级、不论性别、不管大小，大家都积极参与，参与者有带孩子去参加，有 的

为仪式活动服务，也有的去共享醪糟酒。仪式呈 现的是集体赶走鬼的娱乐气氛，隐藏活动背后具有人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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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子聚会的群体关系圈扩大到村落范围的地缘关系圏中的娱神娱人的节俗活动，吸引更多儿童和村民加入尽情狂欢， 在欢庆

的氛围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拉近不同家支族群的心理距离，强化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维系着乡土社会族群认同，

使彝族社会内部群体更加团结，家族社会得以巩固，村落凝聚力得到 增强，地方社会趋于和谐。 

(二）族群认同的文化符号。不同的团体具有不同的社会记忆，许多群体都会创造、保存与强化各群体的集体记忆。在一个

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阿依蒙格”蕴含着辟邪禳灾、祈福避祸等深厚的文化意蕴，是彝族共同

历史记忆的承载体，是民众信仰的具象化。作为一种具有社会价值的话语系统和符号意义的儿童集体行为表达仪式，活动较为

严格地遵循着一套仪式流程，仪式过程有着特定的目的性与指向性，通过声势浩大罚神仪式的营造来强化禳解仪式的神圣性，

满足了彝族社会民俗传承中以群体活动祝愿平安的社会心理，既安顿个体精神，也建构社区传统同在的情感归属与文化认同价

值，维 系着彝族乡土社会族群文化认同。如举行“阿依蒙 格”仪式活动，在儿童聚会日前，要测定吉日、凑粮酿酒、凑钱买

牲、制作“武器”等，之后聚集儿童、 搭建魔宫、分享军粮、向鬼宣战、进军“鬼屋”、轰击守屋孤鬼、示威游行、焚毁鬼屋、

盟咒魔鬼、祭送祭牲、宰杀祭牲、祛病防疫、分享烧肉及甜酒等仪式活动流程。这种从小孩到大人群体性人员的积极遵循的仪

式范式，使孩子们对本民族传统和文化信仰具有更直观的了解，为逐渐淡化彝族传统文化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文化范本，彰显

和传承了本民族文化。 

〔三）心灵困境的现实关照。彝族由于认识的局限，面对自然灾害的无能为力，只有求助于神灵，祈望借助神灵力量而获

得精神上的满足。为此，彝人凭自己的信仰，在彝历属鼠日期间，建构了一个战胜魔鬼的节日狂欢文化空间，逐渐形成了彝族

北部方言地区以驱鬼、辟邪、防范疾病为主要内容的“阿依蒙格”儿童禳解仪式。“阿依蒙格”密切联系着村民的日常生活与

精神世界，满足着村民的情感诉求。因此，很多村民认为过了 “阿依蒙格”，大家才能安心。节日期间，全村人停止一切生产

活动，共同参加欢度。人们通过“阿依蒙格”仪式里人神之间的较量来寻求人神之间和谐状态而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达到现实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祥和安宁，有意识地表达了自身的心理诉求与文化期待，摆脱心灵困境和精神桎梏，获得心理安适和满足感，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达到超然矿达的心境。 

(四）品质培养的传承载体。“一切传统只有在对今天或者未来具有重要意义时，它才获得价值”。“阿依蒙格”是众多彝

族节日中，现存仅有的唯一一个以儿童为轴心的节日，其主要目的是祛病防疫，保佑儿童健康安宁，但又寓教于乐，客观上是

在仪式中对孩子们进行品质教育的良好载体， 其价值意义独树一帜。一是“阿依蒙格”培养孩子们勇于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

神品格。当孩子们 手刀、枪、弓箭等武器，勇猛地冲向象征邪恶势力的鬼屋”，将“鬼屋”捣烂、焚毁，使他们知道与妖魔鬼

怪作斗争可以得到幸福安康，培养他们恶如仇的优秀品质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二是“阿依蒙格” 培养了儿童团结协作的集

体主义精神。仪式开始前，孩子们在长者的指导下，稍大的儿童带领孩子们砍来树枝，割来蒿草，集体搭建“鬼屋”。仪式高

潮时，由较大的儿童带队，一起冲向“鬼屋”，共同捣毁魔鬼老巢。在这些活动中，儿童们各负其责又相互照应，绝不让一个

小孩掉队，培养了他们团结斗争的集体主义精神。三是“阿依蒙格”还注重培养儿童光明磊落的行事作风。“阿依蒙格”这一

天，儿童们集中向魔鬼正面“宣战”为荣，忌讳从背后偷袭、搞阴谋诡计为耻。它从活动乐趣中，让孩子们感受到光明做人、

正大行事的作风。五是“阿依蒙格”反应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彝族有强烈的男尊女卑思想，但在“阿依蒙格”里，女孩们同样

拿起大刀和弓箭，与男孩们并肩作战，这对培养儿童男女两性平等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教育引导作用。 

(五）学术研究参考的范本。“阿依蒙格”作为典型的儿童节民俗活动，历经漫长的历史延续和变迁，传承过程久远，影响

深广，底蕴厚重，囊括了丰富的地域性民俗事项，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彝族民众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民俗活态遗存，

对研究彝族历史文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外，“阿依蒙格”还承载着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习俗、歌舞礼乐、游艺竞

技等诸多民俗事项，对研究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阿依蒙格”传承保护 

(一）“阿依蒙格”传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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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阿依蒙格”儿童节曾广泛流传于今四川大小凉山西昌市、雷波县、美姑县、布拖县、昭觉县、普格县、金阳县、盐

源县、德昌县、甘洛县、会理县、会东县、宁南县、喜德县、晃宁县、越西县、木里县及云南省丽江地区的宁蒗彝族自治县、

昭通地区的巧家县、永善县，乐山地区的峨边县、马边县、金口河区，雅安地区的石棉县，甘孜州的九龙县，攀枝花市的米易

县、盐边县等彝语北部方言地区。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经济的开始转 型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以前举行状

况之 盛，仪式活动隆重的“阿依蒙格”活动习俗出现传 承危机，日渐式微，仅在凉山雷波县、美姑县等边 远高寒少数彝族地

区，还较为完整地保留着“阿依 蒙格”的传统，其他地区已逐渐消亡，越来越少见。 特别是随着城镇化的加剧，母语的丢失，

“阿依蒙格”因时间的流逝，很多地区不复存在或渐渐被人们所遗忘，其名称也很少有人提及，节日习俗内涵也在不断淡化和

消亡，很多孩子已逐渐不明白其所代表的具体意义和节日心境，很多彝村春天里已难以看到孩子们团结协作战胜妖魔鬼怪后的

欢呼雀跃，孩子心中无比期待的日子，逐渐成为了人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味而悄悄失落在春天的记忆里。“阿依蒙格”没有世代

相承的传承谱系，仅以集体仪式活动的形式传承延续，一旦绝迹，成为无法弥补的缺憾。当前加强传承保护刻不容缓。 

 (二）“阿依蒙格”保护策略  

民众的文化逻辑主要不是靠概念、文字来演绎，而是一个以仪式习惯类活动为表象，用象征 手法编制而成的文化体系。凉

山雷波县境内的瓦岗、卡哈洛、莫红、上田顼、西宁、谷堆乡等地，由于注重传承祖辈的文化传统，人文底蕴深厚，群众传承

基础好，“阿依蒙格”原始古朴的民俗传统保存较为完整，特别是该县有曲比、曲莫、吉克、革卢、阿卓、约其等彝族世袭家

族长期世代居住于此，每年春节也要择日举行“阿依蒙格”， 是至今还完整保留并传承“阿依蒙格”的地区。 “阿依蒙格”

大都由本村落男性“苏易”（德高望重之人）、毕摩（彝族祭师、彝族文化传承人）、 德古（能说会道、民间调解纠纷人）、

苏尼（彝族巫师）、传承人主持进行，他们承载着村落的地方性知识，熟知并严格地尊崇着仪式规范，在村落中享有绝对仪式

权威，是仪式传承的主导力量和护卫者。在中国，自 2009 年国家将传统节日纳入法定节假日时，传统节日复兴的问题就成为了 

官方与大众博弈的文化把手。据调查，最近几年，雷波县加快推进彝族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 变战略进程，着力推动“阿依蒙

格”儿童节成为 提升当地形象、展现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大了 “阿依蒙格”传承人的支持保护力度，涌现出了一批在仪

式活动中谙悉仪式内容、经常组织仪 式活动的传承人，使这种村落地方性知识相沿承袭，不断承继。如雷波县传承人曲比尔格

(彝族， 男，68 岁，沙马曲比家族毕摩，“阿依蒙格”世袭主持人，曾上 2016 央视 10 台《彝问》“阿依蒙格” 仪式表演）、

阿作冷日（彝族，男，48 岁，“阿依蒙格”主持人，彝族苏尼）、阿作地白（阿作地白，彝 族，男，70 岁，“阿依蒙格”主

持人，著名民间调解人）、吉侯达席（彝族，男，68 岁，“阿依蒙格”省级 传承人）、马曲且（彝族，男，60 岁，“阿依蒙

格” 省级传承人）等传承人对“阿依蒙格”的历史渊源、神话传说及古老仪式等进行完整延续相传，实属罕见。当今“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如果体察不到人们对于节日生活的圣神感的寻求与营造，体悟不到人们在节日仪式中寄寓的情感 交流与

文化认同，所谓的文化保护也将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当前,彝族北部方言“阿依蒙格”流传地区，应主动顺应当前非物质文

化保护 传承发展的要求，积极普査记录“阿依蒙格”仪式活动流程，多渠道收集文字、视频和图片等资料，建立“阿依蒙格”

遗产数据库永久保存，将人们的情感记忆流传于后世。还应整理编辑《彝 族“阿依蒙格”传说故事集》和《彝族“阿依蒙 格”

研究论文集》等文本，保护“阿依蒙格”原生态文化内涵。同时，鼓励和倡导代表性传承人开展“阿依蒙格”仪式传承活动，

让村民获得“阿 依蒙格”传统节日文化的亲近感，增强传承保护意识。此外，为更好地传承“阿依蒙格”，“阿依蒙格”流传

地区应以人类学影像记录的方式， 选择传承基础良好的田野点对习俗历史渊源、 发展脉络、传承现状、仪式活动等，从始至

终进行实地全景式跟踪拍摄外，还应采用典型事件拍摄的手法，注意兼顾不同年龄段、性别和社会 角色的访谈对象，具体对“阿

依蒙格”仪式活动 常态，实时进行微观“特写” ，深入立体地展现 “阿依蒙格”深层文化内涵，丰富“阿依蒙格” 的纪实

表达，尽可能以影像的形式留下详实、饱满丰富的文字和视频资料，比较全面地展现彝族“阿依蒙格”儿童节的景象，抢救性

复原保留“阿依蒙格”原生态的民俗基因，为“阿依蒙 格”的研究、传承和保护提供珍贵的影像资料， 使“阿依蒙格”千年

文化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在传承中焕发着地域文化的光彩。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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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是承载一系列地方性知识以及民众记忆的重要工具，期间的各项民俗活动则是张扬其本身内涵及地方性色彩的生活方

式，以及主要途径。“阿依蒙格”是彝族村落在当代发展语境下共同贮存古老文化的一种集体记忆，凝聚并承载着彝族民众对

过去童年生活的回味及久远的集体记忆和精神诉求。在历史的衍变中，随着“阿依蒙格”传承地域缩减、传承人不断辞世，日

渐式微。当前，应以凉山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为契机，从文化生态实践出发，加强节日主体神圣性参与体验、节

日传统内涵深度挖掘和世俗性诉求满足并重，促进节日文化传承发展，使逐渐处于衰歇状态的传统文化重新实现传承回归，不

断强化和维系彝区社会变迁中的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为彝区村民文化调适提供精神依托，使“阿依蒙格”世代相传，不绝如

缕，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是实现“阿依蒙格”传统节日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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